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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衣 的 故 事 □刘世芬

城 影 ，让 人 幸 福 …… □苏明哲
多 年 父 子
成 兄 弟

□成 健
冀鲁交界，地水相连，民风相

近，连口音都彼此串联着，谁也分
不清哪里是燕赵之地，哪里又是孔
孟之乡。衡水湖畔，物产丰盈，除
去大名鼎鼎的深州蜜桃、饶阳甜
瓜、武邑扣碗、故城贡面之外，还
有“衡水三宝”，即衡水金鱼、内
画鼻烟壶与侯店毛笔。诗人姚振函
曾写诗抒发眷恋故乡的情感：“那
声音很长时间在/玉米棵和高粱棵
之间碰来碰去/后来又围拢过来/消
逝/这是青纱帐帮助了你……”他
在冀鲁之间的大平原上吆喝一声，
的确很幸福。

其实，颇受外界关注的，还
有古城冀州。唐朝边塞诗人岑参
曾作诗：“相看复乘兴，携手到冀
州。”元末名家王冕则深切慨叹：

“我行冀州路，默想古帝都。”《尚
书·禹贡》 中将冀州列为天下九
州之首。或许，衡水湖的波光，
很早就倒映了冀州古城墙与咆哮
的 马 蹄 声 …… 《周 礼 · 职 方 氏》
记 载 ： 河 内 曰 冀 州 。 所 谓 “ 河
内”，指黄河以东、以北的广大地
区。古时的冀州，居然囊括了晋
国以北的广博地域。

传说中，冀州古城东北的海
子湖边，原有一座土山，山下皆
是 肥 沃 的 农 田 。 山 上 ， 绿 树 成
荫，遍植桑柳。天晴时，山色亮
丽，格外舒广。傍晚时分，微霞
横 飞 ， 水 光 映 衬 ， 那 种 闲 适 情

调，的确营造了北国的诗情画意。
谈到自然风景，很容易局限于

姑苏江南。其实，衡水湖畔的冀州
奇景，早已破土而生，令人着迷。
比如，声望很高的冀州一景，号称

“紫微夕照”，每当“初旭微霞，水
云相映”，便可在淡淡云霞之间，
隐约看到亭台楼阁和人物悬于山之
上空，水映云景，十分动人。民间
有种说法，当年的“三大仙山”，
就有一座名为“紫微山”。从自然
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是由于不同
密度的空气层对光线的折射作用，
将远处的景物映在天空中而形成的
海市蜃楼幻景。

显然，古冀州云集了浪漫主义
的奇思妙想。老舍先生曾惊异于云
南大理的喜洲，并在文中写道：

“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
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进
到 镇 里 ， 仿 佛 是 到 了 英 国 的 剑
桥 ， 街 旁 到 处 流 着 活 水 ： 一 出
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浊立
刻随流而逝。”喜洲如此，冀州亦
然，无非地理坐标发生了变化。

诸多旧志中记述，所谓“紫
微夕照”，就活在充满魔力的紫微
山，“高数丈，傍多膏腴，桑柳联
荫，尤宜晚眺”“时畅景明，山形
毕现，夕阳之候，尤为可观”。历
代文人，在观此美景后也为之题
咏。明朝石九奏在 《紫微山》 一
诗中写道：“紫微山下客，系马夕

阳斜 。 半 醉 寻 归 路 ， 花 深 不 识
家 。” 明 代 谢 瑞 则 说 ：“ 古 冢 隆
然 踞 郡 椎 ， 灵 光 上 彻 紫 微 宫 。
楼 台 隐 隐 虚 旺 里 ， 仙 梵 憧 憧 幻
景 中 ……”明朝的冀州官员见到
此种奇景，命人绘图记录下来。
明嘉靖年间，有位冀州官员
还专门召请能工巧匠，依照
这一幻景，在紫微山上修建
了一座“竹林寺”，建成后
香火极盛，进而产生了“竹林寺
升天”的神话联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千百
年来雨水和洪水的冲刷，紫微山
体逐渐变小，如今，已演变成一
片 低 矮 的 土 丘 。 一 旦 衡 水 湖 蓄
水 ， 便 沦 为 湖 中 一 座 狭 小 的 孤
岛，当年的动人景致，只能留在
诗词吟咏当中了。

除去“紫微夕照”之外，还有
“清水春澜”“信都旧址”“开元晚
钟”等胜景。毋庸置疑，处处都是
曾经辉煌的遗迹或者旧址。由于年
代久远，风云遍起，冀州的历史早
已纷繁复杂，脉络曲折。当地人最
惦念的，还是那座古城。明代林文
曾总结道：“紫薇山下结茅庐，陋
巷箪瓢遂隐居。避世躬耕新畎亩，
传家惟业旧诗书……”

紫微山下，专指冀州一带的淳
朴子民吧。躬耕陇亩与传家旧诗，
无非是一种处世哲学与生活理想。
倘若古冀州的街巷犹存、陈迹尚

在，那么，充满遐想的冀州八景，
也就犹在眼前了。《隋书》 称冀州

“好儒学”，冀州居民“勤耕读”
“稼穑无遗力，子女皆送之师，读
书修业，不限贫富”。其实，不管
处于哪个年代，经历了怎样的风

云，只要诗书尚在，文化的
种子就不会随风湮灭。难怪
衡水湖畔接连出现了西汉名
相窦婴、儒学大师董仲舒、

唐朝名儒孔颖达、边塞诗人高适
等贤士名人。据史书记载：“名卿
士大夫出于是州，载于传记，斑
斑可考。”

冀州古城的保护与修缮，始终
没有停止过。更多声息相通的古遗
址或旧建筑，仿佛让时光停留在那
里，从中得以窥见历史的一缕尘
烟。据载，古冀州城内有一座隋代
建造的觉观寺，寺院博大，蔚为壮
观。唐开元年间，玄宗皇帝命天下
寺庙皆称“开元”，故觉观寺改称开
元寺，并历代沿用。寺内有座石塔，
藏有“定光古佛舍利”，因此，开元
寺香火兴盛一时。尤为突出的是该
寺的钟声特别洪亮，传播甚远。有
诗曰：“凌空响彻三千里，入市声传
几万家。”黄昏时分，钟声幽远，人
称“开元晚钟”。

还用问吗？钟鼓即文化，香烟
乃气象，古冀州早已怀着盛世雄
心，划动着高低沉浮的历史巨舟，
一路气势磅礴，民心常驻……

记不得在哪里读到“书衣”这个
词了，顿时绽放满眼的旖旎。后来在
阅读时看到一个成语：披卷破帙。
帙，即为书衣，顿感口角噙香。

给书做件衣裳！云想衣裳，书
也想容，一本“容貌”姣好的书，
读起来也如沐春风。

数一数自己那些书衣的故事
吧——

幼时的书衣，颜色主打一个老
旧。自记事起，脑海中就存储了一
个画面：读过旧私塾的父亲，捧着
一本黄旧的“老书”，戴着一副老花
镜，读得津津有味。那本旧书，竖
排，繁体，封面残破，但被父亲用一
张不知从何处寻来的粗纸包裹，经
常脱落，缺了一角，粘了泥土，甚至
落上一粒变形的高粱米……将要
散架的时候，父亲索性找来一块破
布，保护着那本行将就木的书，也
成为我最早的书衣记忆。

是的，尽管残陋，书衣仍是美
丽的。对于尚未识字的我，却等于
天书。有时转到父亲身后，看他用
钢笔在字间画着，指间尚存田间劳
作时带回的土屑……他手中的书并
不固定，当我认字之后，可以辨出
有时是 《资治通鉴》，有时是 《隋

书》，肯定还有别的，只是我的记
忆已被时光掐断。唯一难忘的，是
他那个捧读的姿势。那时物质匮
乏，全家人三餐无继，父亲的阅读
似乎告诉我：书页上的文字比吃食
金贵。

18岁时的高中暑假，父亲为我
借来一本略带繁体的程乙本《红楼
梦》。那本书更羞谈书衣了，索性
没了封面，封二封三也不翼而飞，
所幸保留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内核，
我读得有点饥不择食，虽似懂非
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这本书
开始，正式开启了我的读书生涯。

后来升学到省城，再后来工
作、成家，父亲有时过来小住，每
次仍带着一两本用破布包裹的书。
此时那些书已经像他的人一样悄然
老去，黄旧残破，仿佛分分钟风蚀
成尘。他经常倚在床头或沙发，仍
是那个固定的捧读姿势，陪伴了我
初为人妻人母时的焦头烂额。

当父亲携他的那些书衣一起故
去，我也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书
衣记忆。

最初的藏书是谈不上书衣的，
彼时买的书往往几角、几元，后来
渐渐升为几十元、上百元，书的衣

裳也与时代同行，经历了由简到奢
的时代变迁。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淘
毛姆的近二十年。自从有了网购，
我淘到许多几近绝版的珍品，泛黄
的、软脆的纸页，也无时尚的腰封
和花哨的装帧，看起来寒酸得要
命，但在我眼里却价值连城。记得
网购初期，我问一个网店客服有没
有毛姆的 《寻欢作乐》，他
告诉我此书为“影印本”。
当时实在不知“影印”为何
物，在网店“不影响阅读”
的承诺下，义无反顾地淘了过来。
到手才知，它与正常印刷版的区
别。好在真的并不影响阅读，只是
无原书封面。这让我迅速恶补了

“影印”知识，至今收藏的毛姆影
印本除《寻欢作乐》外，还有《盛
誉 下 的 孤 独 者》《毛 姆 戏 剧 选》
等。砖头书本，卖家真不容易，店
家小伙说得客观实在：我得到的是
跑腿费，你得到的是知识。

这样的过程，书衣，暂且隐
退了。

有那么一个时期，约在十年前
吧，书衣堂皇登场，渐成书界的

“公主”“贵妇”。常见的就是全彩
包装，封面是硬挺的铜版纸，折叠

后 将 整 书 箍 住 。 揭 下 这 层 “ 衣
裳”，才到硬壳的第二封面。随着
出版业的发展，书衣的奢华越发令
人“不堪重负”：材质越来越奢
靡，封面越来越厚重，腰封越来越
花哨，“推荐语”越来越夸张……
若想迅速打开整本书一读为快，实
属不易，一层层像剥蒜头，每次阅

读只好把封面套皮摘掉。正
如马三立先生的单口相声

《家传秘方》，小心翼翼揭
开，揭到没了脾气，也不一

定能看到“挠挠”。
想起欧洲宫廷舞会上那些盛装

的贵夫人，衣饰对于她们来说早已
喧宾夺主，才不管华丽的羽毛能否
掩住自己苍白贫瘠的灵魂。

我曾忍痛扔掉许多书衣，书架
上依然积累了厚厚一摞各种高档书
衣，留之无用却又不忍丢弃，令人
纠结不已。当然，我的书架上，更
多的是那些看上去或清新淡雅或端
庄厚重的书。有时，无衣胜有衣。

洋溢着儒雅书香的书衣，往往
让这个世界眼前一亮。

是的，一件简洁别致的书衣，
足以慰藉满纸的文字，以及阅读它
的人。

作家汪曾祺出身于江苏高邮一个富庶家
庭。他的父亲名叫菊生，农历九月初九出生，
字淡如，取“人淡如菊”之意。

父亲多才多艺，刀枪棍棒拿得起，吹拉弹
唱玩得来，还会扎花灯、糊风筝、绘画刻章等。
身边留存着父亲制作的养金蛉子的玻璃盒、镂
空的西瓜灯、用胡琴老弦放的蜈蚣风筝等，难
怪汪曾祺留恋地说：“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汪家祖传医道，父亲擅长治眼疾，在地方
上人缘很好，经常周济穷人。对待家人，父亲
更是关爱有加。汪曾祺曾写道：“父亲是个很
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
从无疾言厉色。”

一晃，汪曾祺上了中学，父亲却变得不像
父亲了。汪曾祺如此描述：“我十七岁初恋，
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
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
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
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
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母亲在汪曾祺三岁那年因病去世，小时
候，汪曾祺都是父亲带着睡觉。父亲告诉他，
半夜醒来，他总是会笑。近四十年的相处，汪
曾祺对父亲印象很深，父亲对他的影响也很
大。汪曾祺晚年还说：“我很想念我的父亲，
现在，还常常做梦梦见他。”

汪曾祺从小在高邮城里生活，虽然是富
家少爷身份，却时常能接触尘世烟火，领悟
人情世故。其文学艺术修养，也更多地来自家
庭环境。汪曾祺喜欢读书写字、唱戏画画，显
然得益于家学渊源，这些也为他后来走上文学
道路打下了坚实的根基。汪曾祺五岁入学读
书，此后，家里一直支持他四处求学，即使是
在战乱时期，汪曾祺也不怕艰苦，辗转借读于
淮安、扬州与盐城等地的中学。难得的是，父
亲非常关心汪曾祺的学业，但从不横加干涉。
汪曾祺从小就偏科，国文成绩稳居全班第一，
每当他的作文得到老师好评，父亲就会拿出
去到处给别人看。可惜，他的数学学得实在
不怎么样，父亲并不责怪，只说，能考及格
就行了。

受父亲的教导和熏陶，汪曾祺为人洒脱，
处事随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闲适气质。父亲
没有走上仕途，喜欢优雅清静的生活。汪曾祺
也仿佛是一位隐居在市井里的雅士，他的写作
绝非为了名利，而是要给这人间送去一点小小
的温暖。

几十年过去了，饱经风霜的汪曾祺也成了
父亲、祖父。像从前一样，汪家的生活氛围还
是那么和谐融洽，晚辈在长辈面前，甚至可以

“没大没小”。汪曾祺认为：“父母叫人敬畏，
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儿子汪朗渐
渐长大，谈过几次恋爱，汪曾祺倒没有不闻不
问，而是“闻而不问”，就是只了解不干涉。
最终，儿子找到了理想的另一半，顺利地结
了婚。

汪曾祺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家庭，更应当
充满人情味儿。儿子、女儿甚至小孙女，都称
呼汪曾祺为“老头儿”。汪曾祺对此也不生
气，但偶尔对他们的“欺负”会表示一点不
服。他说，自己将来会进文学史的，因此，要
对他客气点儿。可是，家里人却笑话说：“老
头儿，别臭美了。”

此外，汪曾祺还认为，做父亲的要保持一
点童心，这样才能和自己的子女更好地交流。
自由、平和，汪曾祺的家风和文风都有这样的
特点，而且一贯如此。

周末露营时，各种风筝在空中高高
低 低 地 飞 着 ， 一 下 子 就 飞 进 了 我 的
童年。

小时候，我对风筝的想象都是从书
上看来的。看着关于风筝的插图和文
字，我想象着它飞得很高很远，飞过困
住我们的群山，飞到一个能够栖息未来
的地方。

那 时 的 小 镇 ， 自 然 是 没 有 风 筝 卖
的，我就自己动手做。

我照着插图，把风筝的形状画在一
张薄薄的纸板上，上色后再剪裁整齐，
最后找来棉线从纸板中间穿过，一只燕
子形状的风筝就做好了。

我让父亲举着风筝，自己攥着线团
向前跑去，一边跑一边放线。按照书上
的说法，等风吹来就可以让父亲松手
了。总算盼来了一阵风，我一边跑一边
大喊：“放！”可我拽着棉线的手，并没
有像书中所说的那样，感受到向上的拉
力，反而受到向下的拖拽。这时父亲的
喊 声 从 身 后 传 来 ：“ 别 跑 啦 ， 掉 下 来
了！”我一回头，那纸板风筝重重地跌在
地上，燕子尖尖的尾巴也被摔折了，活
像一只笨重的蛤蟆。

我有些懊恼，把风筝扔在地上，赌
气 似 地 说 ：“ 这 破 风 筝 一 点 儿 也 不 好
玩。”父亲看着我笑了笑：“没关系，再
做一个，这次咱俩一起做。”

回家后，父亲找来一些书，带着我
一起研究。我才知道，要想做一只像样
的风筝，其实很有讲究，要先搭架子，
还要计算好各个部分的尺寸和比例，可
不是像我那样照葫芦画瓢就可以的。我
们找来竹篾，按照相应的尺寸削剪好，
然后用铁丝将竹篾捆扎成型。骨架扎好
后，再把油纸糊在竹架上，由我来给风
筝上色。父亲也不闲着，他找来一个滚
筒，给风筝做了一个线轴。

新风筝做好后，我们还是按照之前
的分工，父亲举着风筝，我则拿着线轴
往前跑。线轴在手中呼啦啦地转着，等
风 吹 来 时 ， 我 一 边 加 速 一 边 大 喊 ：

“放！”
我不敢回头，更不敢停下步子，等

手中确实感受到向上的拉力时，才回头
看了一眼。这时，父亲手里已没了风
筝，他站在原处，笑着冲我摆摆手。我
抬头往上看，风筝已稳稳地飞在空中。
它自由又舒展，似乎还带着一种无畏的
坚定。

父亲走到我身旁，说：“如果这次失
败了，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那就再也不做风筝了。”
父 亲 说 ：“ 如 果 放 弃 了 ， 你 就 体

会不到这一刻的兴奋心情了，那多可
惜啊！”

这时，我手中的线轴越拉越紧，似
乎风筝在空中飞得很是畅快。父亲继续
说：“其实，我没想到这次就能成功。只
尝试一两次就能成功的事，实在是太少
了。等你长大些，就会知道，有时候即
使做了很多努力，还是难以如愿。”看着
我若有所思的样子，父亲拍拍我的肩
膀：“那个时候，希望你能想起今天风筝
飞起时的感受，想起假若放弃会带来的
遗憾。然后，竭尽全力地去做自己想做
的事。”

童年的风筝乘风而起，越飞越高；
我也一路向前，越走越远。这一路上不
免遇到许多挑战，但每当遭遇挫折时，
我便会想到那只油纸风筝。它告诉我，
唯有竭尽全力，才能不留遗憾。而我，
凭借着这样的信念，终于如它一般飞过
了莽莽群山，在更广阔的世界中觅得了
未来的方向。

飞过童年的

风 筝
□杨晟宇

你，把冬眠擦白

把寒食擦暖

把摄影师的手汗擦黄

擦出油油的水草

擦尖小荷才露头的小角

爱要像你

用定律拥抱自由落体

豪放、婉约

双翼飞翔，是时间的罗盘

被你擦亮的双眼

心中就会有一个海晏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一只白鹭，为谁愁白了少年头

清澈的爱
□吴伟平

音 乐 盛 宴 □蒋子龙

■原来这场“焰遇

航母”音乐会，是以航母

为台，夜空作幕，焰火为

主，音乐为媒，配以全景

的影像和声光电叠加发

酵。构思奇巧，超乎想

象，给人以全新的感官

体验，是精神享受，也是

一种强烈刺激。

年轻时，我也追过“星”。20 世
纪 60 年代，吕远、吕文科进入海政
文工团，当时，我正在海军服役，
非常喜欢这一对搭档，一个写歌，
一个演唱。“二吕”的作品，我大体
都能哼唱，在一些赶鸭子上架的场
合 ， 也 能 自 我 感 觉 不 错 地 放 声 唱
下来。

时代标记最强的就是音乐，一
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去年夏
天 ， 一 位 朋 友 邀 我 到 天 津 滨 海 新
区 ， 看 一 场 极 其 火 爆 的 “ 焰 遇 航
母”音乐会。我求之不得，如约而

至 ， 竟 首 先 见 识 了 庞 大 的 “ 汽 车
阵”。当我们从自己乘坐的汽车里走
出来，便陷入汽车阵中，竟看不到
此阵的边际。边走边看汽车后面的
牌 照 ， 天 津 的 、 北 京 的 、 内 蒙 古
的、河北的、陕西的……也只有泰
达 航 母 主 题 公 园 才 停 得 下 这 么 多
车，堪称天津第一停车场。

心中不免惊奇，原来，这场“焰
遇”音乐会，也能吸引来这么多外地
观众。从停车场到达航母广场，要穿
过一条近似欧洲小镇的“风情街”，
漫溢着面包、奶油、烤肉与鲜花的香
气。大多数观众都手持一个电子发光
器，边走边舞动。我们随着荧光闪烁
的人流，进入航空母舰右侧的广场。
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音律破空，
灯火缭乱。

航母的外侧是轻风鼓细浪的大
海，海浪仿佛在为晚会演奏背景音
乐。广场上空，有几架闪烁着红光
绿彩的无人机在盘旋，疑似天上繁
星随着地上音乐在移动，制造了一
种 海 陆 空 立 体 的 、 全 方 位 的 神 妙
气氛。

在朋友的引导下，我登上广场边
缘一座用铁架临时支起的小看台，正
可俯瞰音乐会的现场：一万多人都在
摇动手中的荧光棒，翘首以待。前面

航母的甲板上，矗立着一个巨大的
“魔方舞台”，约有三层楼高。从航
母的舰塔及四面八方的制高点上，向
舞台的立体“九宫格”投射出五彩光
束，如星河倒悬，灯醉光迷，愈发显
得光怪陆离。

骤然，音响炸天，弦歌破空，随
即烟花层层，递次拔高，在夜空中绽
放。广场上下，火树银花，万众欢
腾。想不到，音乐会以色彩繁盛而别
致的焰火开场。百花吐夜，星汉落
地，一下子就把广场上的气氛燃烧
起来。

舞台像真实的魔方，一样可以随
意旋转，或单宫，或三宫，或六宫，
或九宫全现。忽而，人在宫中；忽
而，人在宫外，变幻无穷。原来这场

“焰遇航母”音乐会，是以航母为
台，夜空作幕，焰火为主，音乐为
媒，配以全景的影像和声光电叠加发
酵。构思奇巧，超乎想象，给人以全
新的感官体验，是精神享受，也是一
种强烈刺激。

我在高台上观察观众的情绪，高
潮迭起，如航母外侧的大海，浪推浪
赶，一浪高过一浪。音乐会没有请知
名的大歌星，或许，这是现场没有骚
动的一大原因，年轻的观众狂而未
疯，偌大而拥挤的广场上，也未见有

保安身影。
其实，在这种场合，无论何等大

牌歌星，也未必能显现出多大的优
势。这不是单纯听唱的歌会，即使普
通的歌唱演员，借助强大的音响，也
能响遏行云，透彻夜空。更多的节目
是载歌载舞，高腔动地，的确奇妆
绝世。

舞台盘旋升降，或实或虚，灯
影飞动，毫光千道，演员在巨大魔
方体中，歌如天外传金声，舞如清
风动流波。身姿翩翩，乘风来去。
在团团彩雾缥缈中，丝裙摇曳，恍
若飞仙。

随着音乐，有五色轻烟在航母四
周飘飘荡荡，迷云弄月，亦真亦幻。
舞台上载歌载舞，广场上如痴如醉。
这是演员与观众成功互动的音乐会，
或可称作“焰遇”狂欢夜。

到“焰遇航母”后半场我才意识
到，主持人才是这场音乐会的灵魂。
他将音乐、舞蹈、电光与焰火连缀为
一体，并给出一个主题：“爱”。他
嗓音高亢，词语滔滔，即兴发挥，擅
长营造现场气氛：

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只有爱/
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没有爱/生命就会
毁灭/只要你需要爱/就会发现/爱正
在等待着你/如果你还没有爱过头/就

说明你爱得还不够/我们具有爱的理
智/现在缺少的是爱的疯狂……

人们在泰达航母上，有这样一场
激情四起的“焰遇”，使这个晚上无
比美好。因为人们有爱，爱让一切变
得美好。一起对身边的人大声说：

“我爱你！”三、二、一……
广 场 上 ， 如 惊 涛 骇 浪 般 响 起

“我爱你”的呼喊声。与此同时，数
万枚礼花，排山倒海般腾空而起，
在 夜 空 中 爆 响 连 连 ， 无 比 辉 煌 璀
璨 。 若 银 河 倾 洒 ， 满 天 垂 挂 彩 光
瀑布。

广场上观众的情绪也达到沸腾
的顶点，进入忘我之境。连我这样
的老人家也跟着一同扬臂高喊，只
是不敢蹦跳，怕摔下铁架。礼花轮
番盛放，再加上冷光焰火的百变造
型，在航母及广场上空勾勒出极致
的美妙与浪漫。天空地面，进入狂
欢的状态。

音乐会也在狂欢中结束，观众意
犹未尽地又欢腾了一阵，才开始有序
地撤离。我在高台上看着人群如洪流
般渐渐散去，深感这就叫“尽兴”。
享受快乐也好，欣赏音乐也好，要的
就是这般随心所欲。

无疑，这是一场成功而多情的音
乐盛宴了。


